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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

惠州文脉·花地西湖投稿邮箱：wbfkblsl1@ycwb.com

把准备包馄饨的肉馅加上
所需调料搅拌好后，搁在一旁，
我就忙着刷手机了。老公问：

“为什么不顺手先把馄饨包了
再玩？”

“不急，让拌好的馅醒一会
儿。”我头也不抬。

他不解。我说：“过年蒸馒
头时不也要把和好的面摆小半
天时间吗？道理一样的。”

“醒一下，大约要多久？”
“凭感觉。”我起身拿筷子

搅了搅，“还要再等一会呢。”
“你刚才拌馅的时候直接

用手抓抓捏捏，做肉圆的时候

为什么用筷子搅？”
这个远庖厨的君子今天居

然如此好学？情知其学了也是
白学，只要有口饭吃，他是断然
不会知行合一下厨房实践的。
但，老两口闲着也是闲着，也无
妨废话几句。便告诉他，做肉
圆要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呀
搅，这样做出来的肉圆才不易
松散，有一定的嚼劲。而包馄
饨的肉要松散一些，才不易成
为肉疙瘩，煮起来会更入味，所
以用手抓抓捏捏……

说话间，我爱看的电视剧
开始播放了，于是，边看电视边

包馄饨。包馄饨是没有任何技
术 含 量 的 活 儿 ，完 全 不 用 眼
看。这拌了调料的肉馅醒过劲
儿来了，真香！之前的肉腥味
没有了，生姜和葱的辛辣气息
收敛了，我还敲了一枚草鸡蛋
在里面，鸡蛋的生腥味也隐匿
了，只剩一种很世俗又极温馨
的香，提醒你幸福就是这种烟
火可亲。

这就是等一会的效果。
其实，许多事情真的不必

那么着急赶着做；分秒必争，固
然非常正确，但适当的等待也
很有必要，绝非浪费时间。

旅游者急不可耐地奔赴目
的地，却错过了沿途风景，就是
因为不肯等；如果让匆匆的脚
步稍作停留，也许会有意外的
发现。从教多年，深知一些孩
子开窍真的比同龄人晚一些，
但我发现很少有家长和老师会
静待花开。于是，这些孩子被
生拉活拽得跌跌撞撞，一路趔
趄，最终被逼得丢盔弃甲落荒
而逃。

在百度搜索“醒面”一词，
选取其中语句：醒面一般指饧
面，是指将和好的面，在进一步
加工或烹饪前静置一段时间。

通过醒面过程，面团中在外力
作用下被扭曲及破坏的网状结
构得到了重塑，面团中的蛋白
质 重 新 恢 复 了 应 有 的 空 间 构
形，得到了很好的舒展，做出的
面点会更加筋道，口感也更加
的细腻和顺滑。

欲速则不达。有时，真的
需 要 等 一 等 ，等 着 等 着 ，就 醒
了。清醒了，醒悟了，慢慢能自
我修复千疮百孔的内心，不自
觉间，应对沧桑添了韧劲，为人
处世也圆融了许多，自会在这
尘世从容悠游。彼时，咀嚼生
活，会更有滋有味吧！

诗歌

□刘翠琴

又是一年冬来到，清晨
起来天空飘起了雪花。看
着窗外那纷飞的白雪，我的
思绪不由飘回儿时的冬天，
飘到我们在雪地里撒欢玩
耍的快乐时光。

记忆里，儿时的冬天，
漫长而寒冷，零下二三十摄
氏度是常态，滴水成冰，一
入冬大地就被厚厚的白雪
覆盖着，一直到来年的三四
月份才会融化。那时候，我
们没有保暖内衣，也没有羽
绒服，穿的都是母亲亲手缝
的衣物，却未曾挨冷受冻。
每次回想起童年时光，内心
都充满了无限的温暖和对
母亲无尽的感激。

如今已经八十八岁的
母亲，幼时生长在旧时的大
户人家，从小就学得一手好
女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母亲没有钱买那么多的新
布料，况且那个年代布料要
凭票购买，但是心灵手巧的
母亲，总有很多办法。她把
哥哥姐姐穿小穿旧的衣物
拆洗干净，把磨损掉色的一
面反过来，给弟弟妹妹重新
裁剪。我是母亲最小的女
儿，小时候似乎从来没穿过
真正意义上的新衣服，但经
过母亲巧手翻新的衣服，总
是那么合体好看。每次我
穿着母亲新做的衣物，总会
引来小伙伴羡慕的眼光，为
此，我会开心很久。

为了养育我们兄妹五
人，母亲一年四季都在忙碌
着。我儿时从来不知道母
亲什么时候起床，因为我起
来的时候，母亲早已做好了
一家人的早餐，也不知道母
亲什么时候睡下，常常是我
已经睡了一觉醒来，还看见
母亲坐在昏黄的灯下，微低
着头，手指上戴着银亮亮的
顶针，正忙着飞针走线。

母亲为我们缝衣服是
极其用心的，特别是冬天的
衣物，每个孩子都有新棉鞋

和薄厚两套棉衣裤，在刚刚
降温的初冬和乍暖还寒的
开春穿薄的，在数九寒天穿
厚的。做棉衣是极其费心
耗时的活，母亲总是在夏天
就 开 始 为 我 们 准 备 冬 装
了。母亲把旧棉衣拆出来
的旧棉絮放在阳光下晾晒，
把变硬的棉絮一层层剥离，
撕扯出棉绒，让旧棉絮变得
柔软蓬松，重新整理絮好，
再在整理好的旧棉絮上拉
一层薄薄的新棉花，这样我
们在冬天就可以穿上舒适
温暖的棉衣了。

母亲还会用裁剪衣裤
剩下的边角余料给我们缝
厚厚的棉手套。母亲做的
手套虽然多是碎布料拼接
而成，但是柔软保暖。母亲
还从在毛纺厂工作的亲属
那里买一些厂家处理的毛
线头。她独具匠心地搭配
好颜色，给我们织成好看的
脖 套、围 巾、帽 子 和 毛 背
心。我们拥有了这些带着
母爱温度、足以抵御寒冬的
装备，就可以跑到冰天雪地
里撒欢疯玩了。

家乡的冬天虽然特别
寒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但在孩子眼里，冰雪的世
界，也是快乐玩耍的天堂：
堆雪人、打雪仗、滑冰车、打
刺溜滑、抽冰猴……我们每
天乐此不疲、花样翻新地在
冰雪里玩得不亦乐乎。

如今，在冬日雪地里嬉
笑玩耍的童年，早已成为
美好的回忆。只是每到冬
来，我时常想起童年的快
乐时光，想起母亲起早贪
黑为我们缝衣服的情景。
在 那 样 清 贫 而 寒 冷 的 冬
天，我们却拥有那样温暖
幸福的童年，因为母亲用
勤 劳 的 双 手 和 良 苦 的 用
心，把对孩子的爱，倾注在
一针一线里，用密密的针
脚，给我们缝出了一个又
一个温暖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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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驼铃 □许峰

向晚的小街樱花飞舞

我的心淋着惆怅的微雨

四处张望

寂寞的人流中

是谁擦肩而过

城堡里灯光幽深

身后星空如海

我路过人间

曾见绿树繁花，云霞明灭

而我的过往与前路

一直凄迷朦胧

时空中我已忘记

我要去向哪里，去找见谁

蓦然转身

我见你也在回望

一切仿佛停滞

疑惑，惊讶，凝望……

是谁呢？真的是你！

泪水猝然崩落

幸好，你来了

幸好，我也来了

这山，这水，这人世

这一刻

这一刻我放下一切

不再关心过往，以及

跨过的星辰与人海

我只关心你

这一刻如在梦里

我看见漫天花雨飞扬

我的心也在飞扬

哪怕只如流星

光灿一瞬，就将陨落

我依然欣喜、愉悦而安然

这一刻

是邂逅还是约定？

是初见还是重逢？

花落无声，缤纷如雨

如是温暖

如是馨香

拥紧你，我用尽平生气力

你发间的气息

电光般映见

我遥远的记忆

从此

我们山高水长的人世

便天地开阔，阳光明媚

便清风和畅，夜色温柔

你说，翠微苍苍

此生值得

我说

我爱你

“毡房外又有驼铃声声响
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
没有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
歌谣，再没有一位美丽的姑娘
让我难忘记……”——王琪的
这首《可可托海牧羊人》应该是
2020年最火的一首歌吧！至今
还在被国人广泛传唱，甚至在
网上被不少人填了新的歌词，
我四十多年前在大西北边防从
军时曾经涉足过的可可托海，
也在一夜之间伴随着王琪的歌
声成了旅游热点。

我也非常喜欢王琪唱的这
首歌，听过无数遍。作为一个
老军人，我倒不是被歌词叙述
的爱情故事吸引，而是被王琪
演唱这首歌的那种沧桑感所震
撼。每次听着王琪那沧桑的歌
声，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大西北
的戈壁沙漠，想起了当年在西
北边防从军时的艰苦岁月，想
起了守卫西北边防的那些战友
们，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记得那是 1982 年盛夏，我
被调到驻甘肃河西走廊的陆
军 某 军 宣 传 处 从 事 新 闻 工
作。报到后受领的第一个任
务，就是跟随当时的马伟志军
长，去距离军部所在地近千公
里外的原兰州军区某边防团
检查工作。这个边防团尤其
是驻守在中蒙边境上的三营，
由于地处贫瘠戈壁沙漠，所守
卫的边防线又长，不少后勤保
障上的困难师、团两级无力解
决。所以马军长决定亲自带
队到这个三营来一次现场办
公，力所能及地帮边防团特别
是边防三营解决生活上的实
际困难。

一个大晴天，烈日烤得地
面发烫。早餐后，马军长带着
我们分乘三辆北京吉普车出发
了。汽车在沙石公路上颠簸了
一天，途中休息了一晚，第二天
快中午时分，我们才到达边防
三营驻地，师、团的主要领导都
在三营迎候着马军长一行。下
车后，我仔细打量了一下三营
驻地，除了几幢简陋的营房和
一座不大的光秃秃土山外，四
周都是望不到边的戈壁沙漠。
现场办公会是围着营部唯一的

乒乓球台进行的，我被安排同
营教导员坐在一起。一问，教
导员是苏北人，也姓许，叫许忠
润，同宗兄弟，顿生一种亲切
感。

办公会开始，马军长来了
个开场白，大意是他深知边防
干部战士很辛苦，忠于职守，
所以今天是专门来解决问题
的。我提醒身边的许教导员，
你看军长今天带来的都是后
勤部的处长，你们就讲部队生
活上遇到的困难。许教导员
心领神会，马上与营长你一句
我一句，提出了十几个部队生
活中急需解决的难题，例如因
为驻地缺水，营连靠骆驼和骡
子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内蒙古
墟镇拉水；由于缺水，干部战
士只能一个月轮流到几十公
里外的团部澡堂泡一次澡；干
部战士常年吃不到青菜，只靠
每天一粒多种维生素药丸保
持身体维生素的需要……营
长、教导员讲着，马军长认真
记着，最后当场拍板：一、由军
后勤部给三营购置三辆水罐
车；二、由军后勤部拨款、团里
负责给三营建一个澡堂；三、
由军后勤部拨款给三营建一
个大型蓄水池；四、由军后勤
部军需处每月直接给三营划
拨绿豆和黄豆，供三营发豆
芽、做豆腐……办公会开了一
个多小时，马军长将三营生活
上需要解决的十几个困难，一
一分工到位。

马军长一行要离开三营去
团部了，许教导员拉着我的手
依依不舍。我对许教导员说：
今天跟首长行动没办法，我过
一段时间再来营里住一阵子。
许教导员连说几个好，并意味
深长地补了一句：“可别忘了我
们这个角落呵。”

一个多月后，我一个人再
次踏上了去边防三营的路途。
先坐火车后转汽车，到达边防
三营时，已是我从军部出发的
第二天傍晚了。和许教导员一
起吃晚饭时，他用筷子指着绿
豆芽煮豆腐对我说，这个菜是
最近才有的，这得感谢马军长
和军机关的领导，你们上次回

去后没几天，军后勤部就给我
们送来了几车黄豆和绿豆，团
里专门到内蒙古帮我们请来了
发豆芽和做豆腐的师傅教战士
们制作，澡堂子团里也正在帮
着建，相信我们这个角落不会
被遗忘，生活条件会一天比一
天好起来。

“角落”？这是许教导员第
二次在我面前说起角落这个
词。晚饭后，许教导员陪我到
各个连转转，我问角落是什么
意思。原来是干部战士们觉得
三营驻地在戈壁沙漠中心，纵
向数百公里无人烟，横向数十
公里才能看到为数不多的蒙古
包，故将这里称为“沙海孤岛”
和“角落”，以形容驻地的艰苦
和与世隔绝。许教导员给我讲
了一个真实的笑话：一个连指
导员，在给刚入伍的新兵介绍
情况时，指着操场边的厕所说，
我们这里也有男女厕所，但女
厕所从来没人用过，你们可以
放心使用。听着这则笑话，当
时我心中不知是感动还是苦
涩。

我和许教导员走进七连，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摆放在操
场边、窗台上那一盆盆花草。
花盆五花八门，有子弹箱，有
罐头盒，有废旧脸盆，盆里的
一棵棵稚嫩的花草生机勃勃，
有不少战士蹲在地上侍弄着
它们。在这荒芜的戈壁沙漠
上，这一点点嫩绿，是一道难
得的风景。我好奇地问许教
导员，怎么想起让战士们种
花！许教导员介绍，阳春三
月，内地已是花红柳绿的季
节，当时的兰州军区郑维山司
令员来三营视察，看到驻地一
片荒芜，马上鼓励战士们种花
种草，美化环境，建设营区。
按照郑司令员的指示，营连干
部带头写信给故乡的亲人，让
他们寄来花籽草种，又专门用
骆驼背、骡车拉，到一百多公
里外的内蒙古墟镇拉来泥土，
分发到各排各班，让战士们在
执勤、训练之余种花种草。就
这样，营区外虽然一片荒芜，
营区内却处处能看到点点红
花绿叶。许教导员指着营房

四周已挖好的条条深沟说：我
们的沟已挖好，下一步是去拉
土填上，明年春天就可以种上
树，再过几年相信这里会是一
片绿荫。说着说着，他黝黑的
脸上，在落日余晖下泛着灿烂
的笑容。

我在三营住了一个星期，
将我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
六千多字的通讯《角落之歌》。
那几年中国的新闻界为了呼应
改革大潮，也在着手新闻改革，
提倡短新闻，并硬性规定：消息
不超过七百字，通讯不超过一
千五百字。我满以为报社用稿
时，这篇通讯会砍掉三分之二，
没想到原兰州军区《人民军队》
报社的领导和编辑，大概像我
一样被边防三营指战员的事迹
感动了，慷慨地给了我一个整
版，全文照发。

1983 年，我幸运地考入了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
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军区司令部
继续从事新闻工作。1988年又
调到广州军区某集团军从事新
闻工作。自此，我再没回过大
西北。但当年在大西北边防釆
访过的那些边防指战员的音容
笑貌却历历在目。我知道，随
着改革开放后祖国的经济建设
日新月异，军队建设更是突飞
猛进，边防部队的武器装备和
指战员们的生活条件早已今非
昔比了，军队也早已淘汰了骡
马和骆驼，代之以现代化的边
防巡逻装备。但当年为守卫祖
国边防吃尽人间万苦的那一代
军人的形象令人永远无法忘
怀。在大西北的边防线上，他
们就像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
驼一样，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
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极
端恶劣的环境下无怨无悔，负
重前行。

“信步如舟瀚海行，狂沙
遮日胜闲庭。历尽艰险终不
悔，只为大漠响驼铃”。——
这是我当年赞扬骆驼的一首
小诗，每读一次，脑海里都会
浮现大西北边防指战员们那
矫健的身影。

驼铃远去了，但边防战士
们的精神永存！

父亲一再叮嘱我，到了
大学一定要多认识老乡。

到了西北纺院，我认识
的第一个老乡就是同寝室
的叶文。

那天下午，我铺好床，
正准备下地，叶文提着行李
进来，我们先报到的六个室
友一起欢迎他。大家问他
是哪里人，他说是广东佛山
的。我用普通话说，老乡
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
汪！多年后提起此事，叶文
说，当时他只听到我“汪汪”
地叫，根本听不出我在说什
么。

佛山人讲白话，我只会
来几句，还是跟当时的流行
香港歌曲学的。我说潮汕
话，他说的白话我大都听不
懂，所以，我们平时交谈用
普通话。两个四川的室友
还笑话我们，你们也算老乡
啊 ？ 都 不 能 用 家 乡 话 交
流。也难怪他们这么说，他
们一个川北一个川南，都用
四川话交流。

军训完毕的第一个晚
上，我们几个室友正在聊
天，有个同学来到我们寝室
门口，敲了敲门，问，请问你
们这有潮汕老乡吗？我一
听，立刻用潮汕话回应，有
有！他高兴地用潮汕话说，
又找到一个潮汕老乡了！
还以为你不会说潮汕话呢！

他自我介绍叫张江，比
我高一年级，家在汕头市。
我们用潮汕话聊了起来，因
宿舍快要熄灯，他留下自己
宿舍房号，让我有空过去找
他，也认识其他老乡。

我进寝室的时候，四川
的室友说，你们这才叫老
乡。

第二天晚上，我到张江
的宿舍找他。张江马上从
床底下拿出功夫茶具、茶叶
和陶瓷电热水壶。冲好茶，
张江说，你稍等一下，我出
去多叫几个老乡过来。

过了一会儿，张江带了
两个老乡过来，互相介绍，
他们也是新生，也是张江找
来的。

我们一边喝着功夫茶，
一边用潮汕话聊天。张江
说，西安高校有好多老乡。
以 后 周 日 我 们 可 以 多 串
门。我问张江，我们县有人
在咱们学校吗？张江说，刚
毕业走了，你要是早来一年
就碰到了。我说，真可惜！

国庆节，张江带着我们
到西安交大拜访老乡，那
些老乡大都是汕头的。我

非常渴望能遇到我们县的
老乡。终于，在西安公路
学院我遇到了李瑞。我们
见面格外亲切，两人聊个
不停。我留下地址，邀请
他有空来我们学校。回校
后，我一直在想，要是能找
到我们镇上的老乡，那该
多好啊！

事实上，大学里的大部
分课外时间，我跟老乡们一
起度过，一起上华山看日
出，一起去洛阳赏牡丹，一
起游兵马俑、华清池。

去年，我儿子也去西安
上大学。本来我要跟他一
起去的，儿子说，你不用去，
我们惠州有直达西安的飞
机，我单独去就可以了。

我也同样叮嘱他，到了
大学一定要多认识老乡。
儿子说，我会记住的！你放
心好了！

儿子报到后，打电话回
来说，手续全部办好，宿舍
也安排好了！准备军训！

我问儿子，你们寝室有
老乡吗？

儿子说，没有。班里也
没有，广东的只有我一个。
大家都刚报到，还没来得及
串门呢。好了，我挂电话
了。拜拜！

去年国庆节，儿子说，
我要跟室友回河南老家玩
去。

我问，还没找到老乡
吗？

儿子说，我不会说潮汕
话，不会说客家话，更不会
说白话。这你是知道的。
他们来过了，聊不到一块，
我还是跟河南的室友玩得
好。

我对儿子说，小时候，
让你学潮汕话，你不愿学，
在惠州长大，客家话没学
会，白话也不会说。现在可
好，没人认你老乡了。

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家
子回老家过年。儿子从爷
爷那里找来了一本族谱，他
一边翻开书一边对我解释
说，我们的一世祖，南宋年
间考中进士，从福建接任我
们县的县令，然后开枝散
叶；而一世祖的先祖，隋朝
时期从中原河南迁往福建
当武官。

我说，是吗？我还不知
道呢！

儿子得意地笑起来，对
着我说，所以，我们的老家
是河南、福建，河南室友是
老乡，福建室友也是老乡！
我有老乡！

□王慧 摄悠闲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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